投资俄罗斯农业：机遇、障碍和前景 

　 

农业“走出去”的首选地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都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约束因素之一是人多地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状况将难以改变。俄罗斯恰恰相反，广袤的国土，稀疏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地多人少国家。俄罗斯的农业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一望无际的平原、森林和草原，丰富的淡水资源和能源，与我国还有4370公里的共同疆界。我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有最强的互补性。在新的世纪，我国要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俄罗斯应当是我国的首选之地。
近年来，中俄两国的关系已经走上了正常化轨道，政治关系良好，经济交流日趋频繁，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宽。但是，农业方面的经济合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国际贸易也非常有限。这同农业在中俄两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在与俄罗斯进行农业合作方面，我国具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即其他任何国家在中期（10年左右）甚至长期都不具备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
1．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在那里“抢占有利地形”，站稳脚跟，然后才有可能迅速地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优势（如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有可能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应当抓紧机遇，不能错过。
本文探讨的地域范围，虽然主要是俄罗斯，还还涉及到它的“近邻”即原苏联的众多国家，包括乌克兰等欧洲国家、中亚国家以及蒙古。在这些国家中，有些与我国有漫长的边界，与我国也有良好的合作传统，有些经济还处于困难的转轨之中，需要我国的援助和投资。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国不同地区可以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进行投资或贸易洽谈。
丰富的自然资源
原苏联的国土面积达到了224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上有人居住的陆地面积的1/6。人口最多时将近3亿，人口密度为12人/平方公里。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约1707.5万平方公里，将近是我国的1.8倍。俄罗斯人口已经多年负增长，最新的统计已经不到1.447亿人，居世界第六位。俄罗斯的人口密度为8.5人/平方公里，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俄罗斯人口在2015年将减少到1.345亿，退居世界第九位，不到我国的1/10。
俄罗斯联邦是由89个“联邦主体”构成的庞大的国家。其中有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10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个自治州。俄罗斯把这些行政单位划成7个联邦区：
1．中央联邦区（18个联邦主体），以莫斯科市为中心，包括17州和莫斯科市；
2．西北联邦区（11个联邦主体），以圣彼得堡市为中心，包括7个州、2个共和国、1个自治区及圣彼得堡市；
3．南方联邦区（13个联邦主体），以罗斯托夫市（顿河畔）为中心，包括8个共和国、2个边疆区、3个州；
4．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15个联邦主体），以下诺夫哥罗德市为中心，包括6个共和国、8个州、1个自治区；
5．乌拉尔联邦区（6个联邦主体），以叶卡捷琳堡市为中心，包括4个州和2个自治区；
6．西伯利亚联邦区（16个联邦主体），以新西伯利亚市为中心，包括4个共和国、2个边疆区、6个州、4个自治区；
7．远东联邦区（10个联邦主体），以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中心，包括1个共和国、2个边疆区、4个州、1个自治州、2个自治区；
另外，还有一种根据历史形成的劳动区域分工、经济地理位置特点、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专业化等划分成的“经济区”，共分为12个经济区，基本上是在上述联邦区的基础上再划得小些，有的边界不完全一致。
乌拉尔山以东的3个经济区（共32个“主体”）的人口总和才4035万，却占了131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27%的人口占77%的国土），那里的人口密度不到3.1人/平方公里。尤其是最东的经济区，面积620多万平方公里，只有71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1人，大片领土几乎无人居住。
俄罗斯有辽阔的平原，占国土的70%。主要有两个：东欧平原有400万平方公里，西西伯利亚平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有众多的大河，淡水资源十分丰富。贝加尔湖深约1620多米，面积3.15万平方公里，湖水容量近2.3万立方公里，占地球表面淡水总容量的1/5！森林也是俄罗斯的宝贵财富，总面积约为8.6亿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50.5%。俄罗斯还是世界上能源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中天然气占世界36.1%，石油占14.3%，煤占16.2%。
俄罗斯的农用地占国土面积的12.9%，约2.2亿公顷，并且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黑土带。俄罗斯的耕地面积约有1.2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到0.84公顷。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有840万人，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15.7公顷。另外，俄罗斯有7260万公顷草地牧场。
俄罗斯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气候条件。以下自东向西介绍一下几个主要农业区的自然和气候条件，以及该地区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
1．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南部。全年≥10°C积温约为1500~2500°C，气候属于强大陆性，年降水量250~500毫米，多半降于夏季，土壤以草甸土和灰色森林为主。北部为森林草原类型，南部属干草原类型。主要作物为春小麦，黑麦和燕麦也占一定的比重，甜菜与亚麻是近年来新发展的作物，畜牧业居于次要地位，以乳肉兼用养牛业为主。
2．南西伯利亚地区。大致介于北纬50~60度之间，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区的东北部、乌拉尔区的南部、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处草原带，气候的大陆性较强，全年≥10°C积温1800~2600°C，年降水量由北部的450毫米减至南部的250毫米，无霜期则相应地由110天增至130天。土壤为肥力较高的黑钙土和栗钙土。不利的气候因素是旱灾频繁，风蚀严重，农牧业生产很不稳定。1950年代，苏联在此大规模垦荒，共开垦荒地4184万公顷（包括哈萨克北部的2548万公顷）。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粮食商品率很高。畜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是俄罗斯主要的畜牧基地之一。
3．黑海沿岸亚热带地区。位于外高加索西部黑海沿岸地区，为俄罗斯境内仅有的湿润亚热带地区，≥10°C积温均在4000°C以上，无霜期长达240~250天，一月平均温度3~8°C，热量条件充足。年降水量1200~1300毫米，适于亚热带作物的生长。茶树、柑桔类（柠檬、桔、甜橙）和油桐树等亚热带作物是本区农业的最主要部门，并种植芳香油料作物及烟草。本地区农业专门化程度较高，对劳动力需求较多，商品率也较高，粮食需靠区外供应。
4．西北部地区。大部分属于非黑土地带，是俄罗斯谷物、奶牛、亚麻、马铃薯的重要产区。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俄罗斯民族兴起的核心部分，工业中心较多，城市人口比重高。两个特大城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均位于此，农业紧密为工业和城市服务。冬季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气温高，≥10°C积温在1600~2200°C之间；降水也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多，由西向东从800毫米减至600毫米。气温及降水的年变率都较小，气候比较稳定，不受干旱的威胁，有利于牧草与麦类作物的生长，需采取排水及改良土壤等措施，才能取得较好收成。农业生产的潜力较大，是俄罗斯土地资源潜力较大的地区，一些农业用地还有待开垦。
5．西部地区。位于欧洲部分的森林草原带，是俄罗斯的黑土区，农业自然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这是俄罗斯的甜菜、谷物、畜牧业生产带。这里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气温高，水分充足。全年≥10°C积温2400~3000°C，生长期150~160天，年降水量500~600毫米，土壤水分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地带性土壤以肥力较高的黑钙土为主。本地带是俄罗斯主要的甜菜、谷物及乳―肉用畜牧业生产基地，并以甜菜糖、小麦及肉类、乳制品等供应其他地区。
无论从资源条件和地理位置来看，俄罗斯与加拿大都十分相似，有许多理由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出口国。今天，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俄罗斯的21%，农业劳动力只有俄的4.8%。加拿大的农业出口额早已跻身世界10强，而原苏联却以头号的农产品进口大国而著称。俄罗斯农业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要把潜力转化为生产力却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俄罗斯人的整体素质较高，具有中等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城市占85%以上，农村在65%以上。俄罗斯技术工人和专家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人的健康素质已经与北方的发达国家拉开了差距，人均期望寿命从1992年的73.8岁下降到2000年的72.4岁，其中男子从67.9岁下降到65.0岁。
20世纪后期俄罗斯的农业危机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农业危机”就频频见诸西方报刊，苏联自己则往往把它称作“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
在讨论苏联的“农业危机”之时，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俄罗斯农业危机与“穷国”缺粮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对“短缺”的感觉是根据自己期望值（包括过高的攀比）来判断的。自195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在经济上一直把美国作为竞争和赶超的对象，在物质消费方面，以农产品（特别是肉、奶、蛋等动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费量为其重要的赶超指标之一。从世界的标准来看，或者从科学营养的角度看，原苏联动物性食品的供给水平、消费水平都不算低，但是原苏联好与美国攀比，仍然嫌动物性食品消费不足。
为了实现肉类等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并超过美国的目标，除了动用大量“石油美元”进口谷物之外，发展农业主要依靠大量增加投入，走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业生产不计成本，农业生产企业所欠的债务数额巨大而且往往拖欠不还，国家又无其他良策，只好不定期地“勾销债务”，养成了农民依赖国家的懒汉心理。原苏联在高投入、低产出的消耗性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农业发展困难重重，农业领导部门被频频改组，农业真正陷入了危机。
从历史上来，原苏联农业及其相关部门的主要特点是：总产量已经相当大，人均水平也并不低，然而食品供应经常缺货断档，消费者往往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某些食品，普遍存在抢购现象。另一方面，浪费和积压十分严重。这是人们常说的“富裕中的贫乏”；丰产不一定丰收，从田间到餐桌的损失惊人；流通部门效率低下，特别是广泛存在地区间的封锁和部门割据，实物交换盛行，食品短缺的现象在客观上被人为地放大了许多倍。这一切都是低效能的中央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的不良后果。
在苏联时期（这里以收成最好的1987年为例），俄罗斯联邦有12124个集体农庄，平均一个集体农庄有7100公顷农业用地。一个农庄平均有354个庄员，饲养622头奶牛、1029头猪，1838只羊。同年，有12810个国营农场，平均一个农场有15640公顷的农用地，520个农场工人，饲养560头奶牛、1168头猪，2923只羊。
要生产这些数量的农产品，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只需要十来个（甚至几个）家庭农场就可以胜任了。可见前苏联虽号称“超级大国”，其大型或特大型的农业企业并的生产率是不高的：无论从劳动生产率或土地生产率来看，俄罗斯（或原苏联）都是如此。现以农业丰收的1987年为例：
土地生产率：俄罗斯当时共有1.14亿公顷的农用地（注：作为参照，我国2002年的耕地面积为1.26亿公顷），生产了谷物10904.8万吨、甜菜3399.6万吨、土豆3802.8万吨、蔬菜1112.9万吨。
劳动生产率：当时的集体庄员和国营农场总计，共有1082.9万劳动力，他们除了生产上述农作物外，提供的畜产品主要有：肉947.7万吨，牛奶5288万吨，鸡蛋约445万吨（作为对比：1986年，美国的农业劳动力为323.2万，生产的肉为2653万吨，牛奶6568万吨，鸡蛋406万吨）。
进入1990年代以来，原苏联和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全面滑坡，外汇逐渐耗尽，本来就处于困境的农业就更陷入危机之中了。在苏联解体之前的一年即1991年，国民经济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农业确实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这一期间，俄罗斯（以及原苏联）农业增长的特点是：畜牧业产量平稳上升，但是种植业（特别是谷物产量）在波动起伏中没有明显的增长。畜牧业的发展是靠消费需求的拉动，但是由于谷物产量原地踏步，要支撑畜牧业发展，就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
1990年代初，俄罗斯政府采用了西方人士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严重打击了本来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农业部门，许多经济指标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虽然国家的经济社会在最近几年有所好转，但是农业危机并没有过去。仅仅凭一两年粮食的增产（近年来还谈不上“大丰收”）就说农业形势如何之好，实在是不了解它的历史。
俄罗斯的农业危机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1．种植业。表1的数字表明，俄罗斯种植业的产量仍然大大低于20多年前的水平，粮食和甜菜的产量只有过去的一半多一点。就拿2000年比较正常的年份与20年前相比，俄罗斯农作物的单产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冬小麦只有过去的78%，甜菜82%，蔬菜90%，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表1没有把每年和每种作物的数据罗列出来，否则各种作物产量的年际波动之大，着实会使我国农业界人士目瞪口呆！地处寒带，气候条件恶劣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耕作的粗放和体制方面的毛病却是其要害所在。所以，最近几年来的“增产”只是相对于“休克”以后急剧衰退后的恢复性增长，离开真正的发展还有较大的距离。
表1　俄罗斯种植业产量的变化（单位：百万吨）
	 
	1976-80
	1986-90
	1991
	1995
	1999
	2000

	谷 物
	106.0
	104.3
	89.1
	63.4
	54.7
	65.5

	小麦（冬+春）
	50.5
	43.5
	38.9
	30.1
	31.0
	34.5

	甜 菜
	25.4
	33.2
	24.3
	19.1
	15.2
	14.1

	马铃薯
	40.9
	35.9
	34.3
	39.9
	31.3
	34.0

	蔬 菜
	10.4
	11.2
	10.4
	11.3
	12.3
	12.5

	饲用青贮玉米
	140.0
	193.0
	151.0
	89.0
	48.0
	51.0

	干 草
	22.0
	24.0
	21.3
	17.3
	13.9
	15.1


 

2．畜牧业。从表1的最后两行可以看到，由于畜牧业至关紧要的饲料产量大幅度萎缩，畜牧业（特别是奶牛业）的发展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与种植业产量有时大起大落的情况不同，畜牧业不一定受天气变化的直接影响；因此，畜牧业的产量曲线是否相对平滑，畜产品的生产状况如何，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着俄罗斯农业的兴衰、以至是否走出低谷。从表2可见，1998~1999年差不多是俄罗斯农业滑到谷底的时期，1999~2000年开始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是很难说已经“摆脱”了危机。至少牛奶产量来还没有恢复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前些年饲料短缺，奶牛被大量屠宰，对奶牛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总之，即使以俄罗斯自己曾经达到的标准衡量，今天农业生产已经从1987年的水平至少下降了1/3。
表2　俄罗斯畜牧业产量的变化
	 
	1976-80
	1986-90
	1991
	1995
	1999
	2000

	肉类，屠宰重（万吨）
	736.1
	967.1
	937.5
	579.6
	431.3
	443.1

	其中：牛肉
	347.2
	409.6
	398.9
	273.4
	186.8
	189.5

	     禽肉
	95.3
	174.7
	175.1
	85.9
	74.8
	76.6

	牛　奶（万吨）
	4820.0
	5420.0
	5190.0
	3920.0
	3230.0
	3230.0

	鸡 蛋，亿个
	367.0
	479.0
	469.0
	338.0
	331.0
	340.0


 

3．食品工业。俄罗斯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之后，许多企业处于瘫痪状态，西方的企业乘机大举进入俄罗斯市场。1990年代中期，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食品商店里，已经充斥着贴着国外商标的加工食品。与本国的企业相比，进口货包装精良，花色繁多，对于迷信西方国家的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来自“文明国家”的食品，什么都是好的。只是欧洲发生的疯牛病以后，俄罗斯人才比较清醒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食品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但是也只有20年前一半的水平，离实质性的增长还有很大的距离（表3）。特别明显的是与畜产品有关的加工业，畜牧业的减产使这一部门的破坏尤其严重。
表3　俄罗斯食品工业产量的变化（单位：万吨）
	 
	1975
	1985
	1991
	1995
	1999
	2000

	面包工业
	1930.0
	1910.0
	1880.0
	1130.0
	920.0
	900.0

	肉类工业
	491.0
	523.2
	570.0
	237.0
	111.3
	119.3

	其中：牛肉
	228.4
	231.7
	250.3
	110.6
	40.4
	38.9

	      猪肉
	177.0
	146.0
	161.5
	61.2
	23.2
	27.9

	全脂牛奶
	1440.0
	1790.0
	1860.0
	560.0
	560.0
	620.0

	水产品加工业
	730.0
	780.0
	700.0
	390.0
	400.0
	380.0


4．农用工业大幅度减产。农业投入物供应方面，2000年与25年前相比，情况有所改善的只有用电量，但是仍然没有达到1991年的水平，其余各项目指标都不能使人乐观（表4）。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但是石油主要用来赚取外汇，农业往往因为缺乏供应或不能及时供应而耽误播种或收割，造成减产。企业的私有化改制，使工业企业得到了更强的垄断地位。有一个时期，农用工业部门甚至可以通过人为减产而获取超额利润。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利于农业生产部门的状况变本加厉，农业部门的抱怨无人理睬。
表4　俄罗斯农用工业产量的变化
	 
	1975
	1985
	1991
	1995
	1999
	2000

	农用汽油，万吨
	1640
	1850
	1060
	330
	200
	180

	农用柴油，万吨
	1750
	2350
	1940
	710
	510
	500

	每千公顷拖拉机数（台）
	9.1
	10.9
	10.7
	9.3
	7.7
	7.4

	化肥施用量，万吨
	600
	980
	990
	150
	110
	140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49
	85
	88
	17
	15
	19

	农业用电，亿千瓦小时
	261
	546
	705
	530
	343
	302


 

5．农业科技遭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的解体，原来86个重点研究所中，53不在俄罗斯（俄只占38%），畜牧业方面的研究所只剩下5个，有的重要专业成为缺门。据报道，1998年俄罗斯农科院总共有262个研究所，有科研开发人员2.6万人，年龄超过50岁的达到46%以上。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科研系统经费严重短缺，设备陈旧、老化，优秀的人才大批流向西方国家，国际交流大幅度减少。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农业科技工作者为自己的生存而奔忙，科研水平大大降低。农业科研系统的经费总额，从1990年的3.08亿卢布（按1983年价格计）减少到1999年的1.01亿；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0.47%下降到1999年的0.17%，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经费分布也不均匀，某些研究所的预算拨款减少了80%到90%，有的甚至更多。
表5　俄罗斯农村基础设施的变化
	 
	1992
	1995
	1998
	1999
	2000

	铺设自来水管道，公里
	2940
	1608
	578
	616
	636

	电话交换机安装，万部
	14.85
	13.01
	8.89
	12.94
	14.84

	铺设输电线路，公里
	27100
	12700
	9400
	7800
	5700

	硬面公路，公里
	5940
	6860
	4090
	4550
	5630

	农用道路，公里
	19600
	1900
	300
	300
	300


 
6．农村基础设施毁坏，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苏联解体以来，除了莫斯科以外，城市面貌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农村显得萧条，建设项目无力经营。农村道路、仓库、畜棚、水利设施、土壤改良等多方面大都年久失修（表5），需要大量投资，但是政府财政拮据，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国，政府的建设投资只能集中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农业企业工资收入偏低，不能指望农民来承担这些公共投入（表6）。确实，农民的收入拉开了差距。善于经营的小部分农民抓住了销路好的新兴行业，办起了新式的农场，大大增加了收入，仍然从事传统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场只能勉强维持经营。这一切都加速了农村人口（主要是青年）的外流，每年有7~8万之多。
表6　俄罗斯不同行业企业名义核算工资的变化（单位：千卢布）
	 
	1992
	1995
	1998
	1999
	2000

	各经济部门总计
	6.0
	472.4
	1051.5
	1522.6
	2258.8

	金融、保险等
	12.2
	768.7
	2093.8
	3514.1
	5465.5

	工  业
	7.1
	528.8
	1208.0
	1838.1
	2930.8

	其中：食品工业
	7.6
	556.7
	1214.5
	1809.5
	2541.1

	科技部门
	3.9
	365.8
	1035.7
	1669.2
	2651.7

	教育部门
	3.7
	309.2
	660.5
	885.1
	1225.7

	农业企业
	4.0
	236.7
	467.6
	629.1
	862.3


 

7．农产品进口仍然占很大的比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解体以来，俄罗斯由于财政困难，外汇短缺，农产品进口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出口则主要依靠石油和金属矿产等原料产品来创汇，农产品贸易仍然存在不小的逆差（表7）。虽然从农业资源来看，俄罗斯同加拿大那样，应当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出口国之一。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表7　俄罗斯农业贸易的变化（单位：亿美元）
	 
	1994
	1997
	1999
	2000

	农产品进口
	107
	133
	80
	74

	农产品出口
	14
	16
	10
	16

	贸易逆差
	93
	117
	70
	58


 

关于对俄罗斯农业危机深度的判断，以及回答“何时能够走出危机”，有各种意见。作者通过长期历史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畜牧业连续几年减产，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农业陷入了危机。
换个角度说，什么时候俄罗斯的畜牧业能够平稳地、持续地发展，并且稳定地超过1980年代末期的水平，就可以认为：俄罗斯农业开始走出危机、走向复兴。
稳定地越过1980年代末期水平是走出农业危机的主要标准。理由很简单：俄罗斯首先应当恢复曾经拥有的生产能力。15年前的水平都达不到，能够算“摆脱危机”了吗？
为什么要根据畜牧业（而不是种植业）平稳、持续发展来判断是否走出危机呢？
首先，因为气候条件的制约，种植业的年际波动非常激烈。俄罗斯如果不能大幅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使种植业平稳增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连美国也没有做到（当然，美国还有控制过剩的问题）。畜牧业不同，在正常的条件下，它应该能够相当好地“熨平”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波动。
第二，出于“赶上美国”的动机，原苏联在粮食供应不够充裕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畜牧业，致使畜牧业在原苏联的发展过于超前。即使在“停滞”时期，苏联农业还在缓慢增长，只是速度跟不上需求而已。为了赶超美国，苏联不惜大把挥洒“石油美元”，大量进口饲料粮来发展畜牧业。在此期间，畜牧业产量直线上升，畜牧业与种植业之比从1970年的1.10:1扩大到1987年的1.28:1（这是否合理另当别论）。即使种植业歉收，但由于国力能够支撑得住，可以靠进口饲料粮来保证畜牧业平稳增产。
从1960年代上半期到1987年（包括“停滞”时期），畜牧业一直在平稳增长，但是从1991年以来，畜牧业一直处于衰退、波动之中，没有规律，可见危机之深（表8）。
表8　俄罗斯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值比例的变化（以种植业为1）
	年
	种植业 : 畜牧业
	年
	种植业 : 畜牧业

	1961~65
	1 : 1.11
	1994
	1 : 0.94

	1971~75
	1 : 1.18
	1995
	1 : 0.88

	1976~80
	1 : 1.17
	1996
	1 : 0.83

	1981~85
	1 : 1.22
	1997
	1 : 0.80

	1987
	1 : 1.28
	1998
	1 : 1.02

	1990
	1 : 1.72
	1999
	1 : 0.87

	1992
	1 : 1.15
	2000
	1 : 0.72


注：1987年以前是原苏联的数字，1990年起是俄罗斯的数字。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畜牧业生产持续平稳的增长，是原苏联或俄罗斯农业正常运转的重要标志。
俄罗斯的许多人士认为，“休克疗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之大，大于1940年代的卫国战争，农业部门则是重灾户。农业危机中的许多问题积重难返。2000年6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府2001~2010年农业食品政策基本方针》列举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
1．农业发展的资金困难有增无减。国家预算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1991年占19.8%，1993年占7.6%，1998年降为1.9%，1999年又降为1.5%。俄农业一直是依靠国家提供的“乳汁”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对农业投入的这种近乎“断奶”的减少，无疑使农业陷入资金愈益困难的境地。
2．农业企业的经营严重亏本，负债累累。主要原因是销售价格低，导致农业企业农产品销售收人的减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在 1991至1999年期间，农用工业品价格上涨了8.8倍，而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仅上涨了2.2倍，二者的上涨速度相差4倍，农业企业大量亏本。银行贷款也难以得到。这不仅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的缺乏，企业债台高筑，负担愈益沉重。1997年与2000年相比，农业企业的应付债务从571亿卢布上升到1561亿卢布，债务的逾期率从67.3%增加到75.6%。
3．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潜力大大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设备的采购和农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大量减少，一些地区已经多年没用过化肥。二是土地严重退化，土壤中营养物质的流失超过其施入营养物质的好几倍。近10年来，约有3000万公顷土地退出农业使用。
4．私人经营的农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近10年来，俄进行了农业企业的改组，建立了许多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但是他们对农业产量的贡献与其所占的土地面积不成比例，大多数农业企业经济效益很差。
5．农业市场发育不好，缺少有效的调节机制。特别是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障碍，地区行政部门人为地抑制产品价格，妨碍农工综合体发挥正常功能。
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俄罗斯，工业基础强大，人均谷物产量早就居于世界前列，甚至还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根据俄罗斯的潜力，它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但是，这种危机有长期的历史包袱，有深刻的根源。从现在的生产状况来看，俄罗斯农业要彻底摆脱危机、走上复兴的道路，不是轻而易举的。
俄罗斯农业近期展望
近几年，随着政治局面变得比较稳定，俄罗斯农业确实呈现某些好转的迹象。这表现在：农业总产值经过多年下降之后，几年来接连回升；特别是粮食连续几年增产。1999年，粮食总产量为5470万吨，整个农业系统开始有些盈利。但是，当年俄罗斯还接受了欧盟和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粮食和食品共计464万吨，其中小麦262万吨，肉类26.6万吨，奶制品6.3万吨。
2000年，俄罗斯农业增长了7%，粮食产量6550万吨。受好天气的影响，2001年的粮食生产继续增长，达到了8500万吨（历史上最高达到1.06亿吨），一举改变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使俄粮食自给有余。人均550~600公斤，开始出口粮食。单产也开始上升了：每公顷小麦的产量，从早几年的1300公斤上升到1600公斤；每头奶牛的产量由2000公斤增加到3000公斤。另外，国家的粮食储备也在增长。但即使这样，2000年同1990年相比，俄罗斯全部农产品的总产量仍然减少了约38%，也就是相当于那时候62%的水平。甜菜产量很低，肉的产量在继续下滑。
2001年播种面积增长了10%，这是10年来的首次增长。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良好的自然条件，粮食产量达到8520万吨。这不仅满足了7000万吨的国内需求，而且有余粮向国外出口。
200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方面，欧盟、美国等地区受恶劣气候条件影响，粮食作物减产，而俄罗斯的粮食有8550万吨的好收成。这为俄罗斯粮食出口创造了良机。据分析，由于世界几个重要粮食产区受灾，俄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打入国际粮食市场。2002年前11个月，俄粮食出口达到创纪录的876万吨，较前一年同期增长了5.45倍。与此同时，俄罗斯粮食出口创汇同比增长了4.5倍，达到6.62亿美元。俄罗斯主要粮食出口市场为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及北部非洲地区，其出口小麦已能够达到欧盟标准。俄罗斯农业的劳动力成本和耕种成本只有加拿大等国的一半，因此其出口小麦在价格上具有一定竞争力，每吨85~95美元之间，每吨低于欧盟或美国同类品质小麦20~50美元。但俄罗斯在其他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铁路和港口装运能力不足；粮食质检证书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等。
最近3年俄罗斯农业生产总值累计增长了20%。俄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其农业稳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国家以利息补贴方式鼓励商业银行向农业贷款；成立国家农机租赁公司，以解决农机匮乏问题。另外，俄政府还干预粮食市场，以保护粮价，为此俄2002年已拨款20亿卢布（1美元约合31卢布），2003年将进一步拨款60亿卢布。俄政府今年还通过了《农用土地流通法》，允许土地买卖，为农用土地的进一步集中奠定了法律基础。
目前俄政府已将扩大粮食出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计划在3年内将港口的粮食出口能力提高3倍以上。按照俄政府的10年规划，到2010年其粮食出口将达到1400万至1600万吨。届时，俄罗斯将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出现好转迹象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要特别提到气候条件。俄罗斯的农田基本建设差，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天气条件好，农业收成也好，反之亦然。因此，俄罗斯的粮食生产仍然是比较脆弱的，不能够以一两年的增产或减产下简单的“形势好转（或恶化）”的结论。根据历史经验，俄罗斯农业在天气较好的年份能够陡然增产20%以上，同样，在发生较大自然灾害的年份，也不排除俄的粮食产量猛然下降20%、甚至40%的可能性。
根据俄政府上述《2000~2010年方针》，计划到2010年，俄每年的粮食生产量应达到9500万吨至1亿吨。将分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2002－2005年），只在数量有限的农业企业中实施食品纲要，其种植面积不超过430万~450万公顷。通过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使每公顷粮食产量至少提高1500公斤，从而保障增产1300万吨粮食。
第二阶段（2006－2010年），将在更多的农业企业中推行粮食纲要，种植面积达860万到900万公顷，争取增产粮食2700万吨。 

纲要还规定，每个参加粮食纲要的农业企业要利用自己的利润和每公顷750卢布的折旧提成设立专用投资基金。2002年国家将为粮食纲要投资113亿卢布，占粮食纲要所需资金的72%。到2005年国家投资将减少到27亿卢布，占所需资金的36.6%。 

《方针》还规定了克服农业生产下降的措施，主要有：年投资额应达到10亿至15亿卢布；进行债务重组，实行减、免、缓，改善农业企业财政状况；实行农作物收获量保险机制；鼓励信贷合作社的发展；促使改善农业的技术装备；实行建设和改造农田灌排系统；建立联邦一级的粮食储备，实现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成套措施；消除对农产品和食品流通的行政限制；为吸引私人投资进入农业生产创造条件等。
该文件还规定了其他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加快修订和通过新的《俄联邦土地法典》，完善农业用地流通的调节机制，促进土地转给有效经营主体的进程，完善租赁机制；调节食品市场，建立专业化的产品生产区，实行明智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农机设备的租赁活动；完善财政信贷政策，改变国家支持农业的方法，将国家投入给予能保障得到最大投资效益的企业和农场；继续给农业商品生产者发放优惠信贷，并集中使用。对农业的季节性贷款实行利息补贴；完善农业用地的征税等。
但是，从俄政府采取的今后10年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来看，都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许多政策和措施需要有大量资金作保证，而上述纲要却要减少对农业企业的投资。
预测俄农业的前景时，不能低估10多年农业危机的严重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也不能低估考虑不周的、匆忙的农业企业改组过程对农业生产力破坏的严重程度；更不能低估农业中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些迫切问题积重难返的程度。关于俄农业发展前景，许多俄罗斯学者也表示不容乐观。俄农业科学院的学者认为，政府文件规定到2010年农业增长6%，“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农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的问题，农业技术设备严重短缺的问题，农产品和食品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等，农业企业的沉重债务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可能解决的。所以，今后俄农业生产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出现有起有伏、有升有降的不稳定态势。
总之，对俄罗斯农业部门来说，2010年增长6%的发展目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俄罗斯的“近邻”和蒙古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俄罗斯摆脱农业危机实际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正因为如此，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俄罗斯有许多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选择“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考虑原苏联的其他国家和蒙古。这里先对这些国家作一简略的介绍，其基本情况可以用若干统计表格来说明（表9至表13）。
从表9可以看到，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国情有巨大的差异，各国拥有的耕地资源差别也很不小，如果从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所占有的耕地面积来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表9　原苏联各共和国和蒙古的基本国情
	 
	人均GNI
	人口，千
	人口密度
	可耕地面积
	可耕地/农劳


	爱沙尼亚
	3 810
	1 377
	31
	1 120
	13.3

	立 陶 宛
	3 270
	3 689
	57
	2 933
	12.9

	拉脱维亚
	3 260
	2 406
	37
	1 845
	11.9

	俄 罗 斯
	1 750
	144 664
	9
	124 975
	15.7

	白俄罗斯
	1 560
	10 147
	49
	6 133
	8.9

	哈萨克斯坦
	1 360
	16 095
	6
	21 535
	15.5

	土库曼斯坦*
	950
	4 835
	10
	1 630
	2.3

	乌 克 兰
	720
	49 112
	81
	32 546
	9.3

	格鲁吉亚
	620
	5 239
	75
	 793
	1.5

	阿塞拜疆*
	650
	8 096
	94
	1 640
	1.7

	亚美尼亚*
	560
	3 788
	127
	 495
	2.0

	乌兹别克斯坦*
	550
	25 257
	57
	4 475
	1.5

	摩尔多瓦
	380
	4 285
	127
	1 820
	3.8

	吉尔吉斯斯坦*
	280
	4 986
	25
	1 368
	2.5

	塔吉克斯坦*
	170
	6 135
	43
	730
	0.9

	蒙 古*
	400
	2 559
	2
	1 175
	3.8


说明：本表按2001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美元）高低排列；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分类，土库曼斯坦以上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人口是2001年数字。第三栏：每平方公里人数，第四栏可耕地面积：千公顷；最后一栏是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公顷（资料来源：FAO）。标有*号的国家，其人口比10年前有增长，其余国家的人口呈减少趋势。
 

表10　原苏联各共和国和蒙古的农业状况
	 
	农业占GDP
	灌溉地比重
	作物指数
	畜牧指数
	劳动生产率

	爱沙尼亚
	6%
	0.4%
	66.8
	39.7
	3 646

	立 陶 宛
	9%
	0.3%
	74.4
	58.1
	3 192

	拉脱维亚
	4%
	1.1%
	70.2
	35.9
	2 523

	俄 罗 斯
	7%
	3.8%
	66.8
	51.6
	2 282

	乌 克 兰
	13%
	7.3%
	58.2
	45.8
	1 383

	白俄罗斯
	13%
	1.8%
	86.3
	60.9
	3 744

	摩尔多瓦
	25%
	14.1%
	54.7
	36.3
	1 277

	阿塞拜疆
	23%
	75.1%
	45.8
	74.1
	837

	格鲁吉亚
	36%
	43.8%
	61.1
	83.5
	1 952

	亚美尼亚
	29%
	51.2%
	97.4
	64.8
	5 180

	哈萨克斯坦
	11%
	7.3%
	65.6
	45.3
	1 414

	土库曼斯坦
	27%
	106.2%
	80.3
	134.4
	856

	乌兹别克斯坦
	33%
	88.3%
	88.4
	115.8
	1 621

	吉尔吉斯斯坦
	38%
	75.4%
	129.1
	78.7
	3 430

	塔吉克斯坦
	19%
	80.9%
	62.5
	36.9
	…

	蒙 古
	32%
	6.4%
	35.4
	92.3
	1193


说明：第三、第四栏的指数为1998-2000年平均（以1989-1991年为100）。“劳动生产率”是1997-1999年单位劳动力的农业增加值（1995年美元）。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1年
    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人均收入与农业占GDP的份额有逆相关的关系，与农业生产率则是正相关。表9和表10的数字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注：既然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都属于“低收入国家”，表10最后一栏的数字显然不可能这么高，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确实如此）。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指数说明，在苏联解体后的10多年里，各国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只有个别国家的某些部门有所恢复。
    从表11可以看到：在前苏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两个国家，即以较少的农业劳动力为全国提供了较多的种植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其中乌克兰以种植业见长，而白俄罗斯的畜牧业更加突出。俄罗斯和波罗的海3国在畜牧业的生产率比较高，但是种植业的效率并不算高，摩尔达维亚（现称摩尔多瓦）则恰恰相反，这与它盛产蔬菜水果有关。外高加索和中亚的8个共和国的农业生产率都低于全苏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那里有亚热带产品、水果、棉花等产品，所以种植业产品还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表11　原苏联各共和国在全国农业中的地位（1987年）
	 
	农业劳动力占全苏%
	种植业产值占%
	畜牧业产值占%

	白俄罗斯
	4.60
	5.78
	5.96

	乌 克 兰
	20.89
	24.04
	21.28

	波罗的海3国
	3.04
	2.65
	5.37

	俄 罗 斯
	42.66
	40.61
	50.49

	摩尔达维亚
	2.64
	3.10
	1.47

	外高加索3国
	5.82
	5.52
	2.60

	中亚5国
	20.35
	17.81
	15.99


说明：“波罗的海3国”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外高加索3国”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中亚5国”指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作者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编《苏联农业》的资料计算。
表12　原苏联农业的区域化分工（1989年4月部长会议的决定）
	 
	满 足 国 家 食 品 供 应 的 主 要 任 务

	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肉、牛奶、鸡蛋、马铃薯

	乌 克 兰
	谷物、肉牛奶、糖、植物油、水果、蔬菜

	摩尔达维亚
	水果、葡萄、蔬菜、植物油、糖、畜产品

	阿塞拜疆
	棉花、葡萄、茶叶、水果、早熟蔬菜

	格鲁吉亚
	茶叶、亚热带水果、葡萄、早熟蔬菜、马铃薯

	亚美尼亚
	马铃薯、蔬菜、水果、葡萄

	哈 萨 克
	谷物、肉、牛奶、水果、蔬菜

	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
	棉花、瓜类、蔬菜、水果、葡萄

	吉尔吉斯
	蔬菜、水果、瓜类、畜产品


    在苏联时期，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3国、外高加索3国和中亚5国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在整个农工综合体中有明确的分工。这虽然是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的，但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分工是作为“国家任务”下达到各地的。1989年苏联部长会议就此作过专门的决定（见表12），列举了各地为保障国家食品供应要完成的“主要任务”。由于苏联解体，各奔东西，原来作为“国内调拨”的物资变成了“国际贸易”，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高于一切，过去确定下来的“专业化分工”年存在了，同时加强了一些不一定有优势、但是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从部分国家加强小麦生产中可见一斑（见表13）。
表13　原苏联各共和国和蒙古部分农产品产量不同时期的对比（单位：千吨）
	 
	小　麦
	肉　类
	牛　奶

	 
	1987
	1999-2001
	1987
	1999-2001
	1987
	1999-2001

	爱沙尼亚
	70
	122
	222
	57
	1 290
	647

	立 陶 宛
	882
	970
	531
	188
	3 122
	1 750

	拉脱维亚
	372
	398
	338
	61
	1 988
	825

	俄 罗 斯
	40 334
	37 422
	9 477
	4 420
	52 880
	31 851

	乌 克 兰
	20 610
	15 026
	4 242
	1 644
	23 655
	12 925

	白俄罗斯
	516
	803
	1 117
	625
	7 254
	4 454

	摩尔多瓦
	741
	850
	331
	90
	1 421
	565

	阿塞拜疆
	678
	1 189
	184
	108
	1 062
	1 014

	格鲁吉亚
	204
	207
	174
	109
	724
	642

	亚美尼亚
	155
	230
	107
	49
	576
	455

	哈萨克斯坦
	17 813
	11 075
	1 399
	625
	5 185
	3 655

	土库曼斯坦
	109
	1 285
	98
	134
	402
	842

	乌兹别克斯坦
	530
	3 417
	404
	521
	2 650
	3 583

	吉尔吉斯斯坦
	746
	1 244
	204
	194
	998
	1 077

	塔吉克斯坦
	182
	295
	112
	31
	567
	294

	蒙 古
	255
	155
	234
	278
	210
	409


说明：蒙古各栏是1979-1981年和1999-2001年平均数。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原苏联1987年数字来源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编《苏联农业》。
表13列出的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三种农产品在不同时期的产量对比。参照年份的选择，苏联时期是以比较正常的1987年与1999-2001年（3年的平均数，目的是消除偶然性）对比。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大多数国家产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倒退；特别是畜产品，只有3个中亚国家有所增产，其他都大幅度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麦生产，一方面，原来的3个产粮大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减产不少，而另一方面，其余12国却无一例外地增产了。这在农业危机还没有最后消退（如畜牧业生产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的状况下，出现这种局面，显然是为了解决最紧要的“面包问题”，节省外汇、减少进口，即使小麦生产不具比较优势，也不得不加强生产。
限于篇幅，下面仅对部分国家有重点地做一介绍。
1．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也是原苏联的第二经济大国，国土面积60.37万平方公里，大致是我国山东省的4倍，大于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1998年，乌克兰的人口为5048万；其中，城市人口约占68%，农村人口约占32%。乌克兰有广阔而又平坦的大平原，水利资源充足，农地草场灌溉便利。乌克兰森林密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拥有的森林和草原面积也相当可观。乌克兰以温和的大陆性气候为主，克里木半岛南部呈亚热带气候。近10年来，乌克兰人口逐渐减少。
乌克兰地处东欧大平原，地势平坦，农业用地约425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70%左右，并且分布在平均海拔为175米的平原上。全世界23%的黑土地分布在乌克兰境内，土壤肥沃，生产条件极其优越。据世界银行1998年的资料，乌克兰的耕地为3340.3万公顷，利用率占99.5%；草场面积为216万公顷，利用率占93.7%；牧场为476.2万公顷，利用率占93.2%。总之，乌克兰拥有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农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历来有“欧洲粮仓”的美誉。在苏联时代，乌克兰在很长一段时期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吨左右，一直是“粮仓”和“面包篮子”。1985~1990年的5年期间，从乌克兰调拨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农产品总值，每年都超过乌克兰从相应地区调进总值的4倍以上。在原苏联，20%多的面粉、55%的植物油、44%的猪肉、83%的食糖均是由乌克兰提供的。
苏联解体后的前5年里，乌克兰50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30%多，食品产量下降了18~20%，非食品产量下降40%左右。其中1992年肉类产量下降22%、动物油下降20%、奶制品下降25~30%、糖下降24%、饮料产量下降39%。1994~1998年间，小麦年平均产量1540万吨，比前5年的平均产量下降36%；20世纪末，更减少到1500万吨。畜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人均消费量倒退了30年。生产的破坏导致国家的衰落，被世界银行划到“低收入国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乌克兰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大的。
2．白俄罗斯。面积20.76万平方公里（稍大于我国陕西省），在原苏联独立各国中居第六位，在欧洲居第13位。白俄罗斯人口1022.7万（1998年底），在原苏联各国中居第5位。城乡人口之比大体上是7 : 3。境内地形大部平坦，多平原和盆地，多河流湖泊，有“万湖之国”之称。全国有耕地约623万公顷，土壤以草甸灰化土为主，其次是沼泽土和沙地，土质较肥沃。森林覆盖率高达34.5%，拥有别洛韦日、别列津和普里皮亚季等欧洲著名的自然保护区。树木以松和云杉等针叶林为主。气候温和湿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距波罗的海较近的北部属海洋性气候。气候宜人，雨量充足，总体自然条件环境良好。
过去，白俄罗斯以全苏1.12%的农地、4.6%的劳动力生产出全苏5.9%的农产品，占全苏第4位。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全苏平均水平高28%，比俄罗斯和乌克兰均高出8个百分点。白俄罗斯的亚麻和土豆的产量分别占全苏总产量的26.6%和13%，居第1、第2位；奶、肉产量占全苏的7%和6%，居第3、第4位；粮食产量占全苏3.4%，居第6位。白俄罗斯独立后，因受总体经济衰退的影响，1991年和1992年农业生产连续下降。1993年有了恢复性增长，但1994年因遭严重旱灾又下降了14.1%，直到1996年农业才止跌复增，但是1997年又比上年下降了5.5%，其中种植业下降16.8%，但畜牧业增长5.8%。从总的看，白俄罗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势头较佳，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12.5%，农业产值增长7%，今后的农业发展前景看好。
3．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面积达272.5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9大国。在1954~1960年间，赫鲁晓夫倡导大面积的垦荒，哈萨克占全苏联垦荒面积的61%，达到2548万公顷，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中，哈萨克在1949~1953年平均粮食产量仅为394万吨（不到全苏的5%），上升到1974~1978年平均的2718万吨（占全苏的13.7%），为国家提供17~18%的商品粮，成为国家又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垦荒也造成了环境的巨大破坏，由于1960年代初持续干旱，那里多次发生了“黑风暴”，土壤肥力受严重损失。
2001年，哈萨克斯坦农业总产值为5352亿坚戈，比2000年增加16.9%，其中种植业为3280亿坚戈，畜牧业为2072亿坚戈。2001年主要农作物的人均占有量为：粮食980公斤，马铃薯136公斤，蔬菜110公斤，肉类39公斤，牛奶240公斤，鸡蛋115个。这是在农业遭受巨大破坏、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可见这个国家农业潜力之大。
乌兹别克斯坦国土面积44.74万平方公里，为中亚地区的大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3%。2001年农业总产值增长4.5%。支柱产业为棉花种植业，棉花质地优良，产量占世界第五、出口居世界第二。此外，畜牧业、桑蚕业、蔬菜、葡萄和瓜果种植业也占重要地位。独立后，粮食、棉花产量有较大增加；特别是粮食，从1991年的190万吨增长到1999年的430万吨的高峰，不过近几年里又有所下降。即使这样，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是独联体国家中国农业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4．外高加索地区3国。这个地区接近或已经是在亚热带，盛产许多原苏联其他地区没有的农产品，包括茶叶和亚热带水果。问题主要是国家之间还存在一些民族纠纷和领土争端，又邻近战事尚未终结的车臣。
5．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原苏联的大多数共和国高，独立的“火种”首先在那里点燃，也不加入独联体。人口相对密集，自然资源条件较好，靠近西欧。2004年5月1日，这3国将正式成为欧盟的新成员（共10个中东欧国家）。我国企业如果能够在那里站住脚跟，开展经济合作，发展前景将会比较光明。
6．蒙古。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比我国新疆稍小），世界第18位，人口为25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人。蒙古有辽阔的大草原，人均将近有50公顷，畜牧业是传统的经济部门，国民经济的基础。2001年，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为：肉类109公斤，牛奶、羊奶合计约168公斤，谷物56公斤，马铃薯27公斤，蔬菜17公斤，几乎不产水果。
我国的优势和战略机遇期
我国对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在多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与日本、韩国等其他邻国相比，我国具有劳动力丰富并且廉价的优势；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具有地域邻近、国境线漫长、交通方便的优势；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有远离政治经济中心、靠近人口稀少、农业资源丰富但农产品特别短缺的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我国与俄罗斯的资源禀赋方面，互补性特别强。
1．中俄农业合作的基础：互补性和互通性
农业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这四个要素。在这四个方面，中俄两国不但有极其明显的互补性，而且有良好的互通性。这主要表现在：
人口。俄罗斯是典型的人少地多的国家，而且每年净减少约43.7万人（1993~2001年平均数），其中2001年比上一年减少了75万人。俄罗斯地广人稀，特别农村生活条件较差，农业劳动报酬较低，农村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俄罗斯除了土地非常辽阔之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淡水资源，特别是乌拉尔的西伯利亚地区，大河纵横。俄罗斯还是世界上能源蕴藏量最大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煤储藏量均名列世界前茅。从战略的眼光看，俄罗斯在一定意义上是农业的“资源库”，可在土地、淡水、能源等方面补充我国的不足。
地理位置邻近，是农业经济合作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从近期看，便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运输。劳动力可随季节而定（候鸟型），春去冬回，比较能为中俄两国所接受。从长远的观点看，将来也可能发展为“准定居型”型的，即在俄罗斯一去几年，完成合同以后回国。
劳动力。我国向俄输出劳动力有最好的条件。
一是我国劳动力总量大，特别是农村有庞大的相对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周边国家难以竞争的。我国农民特别吃苦耐劳，能够胜任艰苦地区的各种工作。
二是同越南、菲律宾等其他人多地少的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更能适应北方地区的气候。我国西北部地区还有一个独特条件，即与俄罗斯某些地区、中亚国家有相近的民族特性，甚至语言都可以相通。
三是我国东北、西北地区有很多大型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不但习惯于北方的气候，而且素质很好，熟悉那里的农业项目，善于使用大型的机器设备，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成为我国对俄劳务合作的骨干力量。
资金和技术。开发俄罗斯远东的农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一点上我国暂时不具有优势（与日本、韩国相比）。但是应当看到，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替代一部分资金，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领域（如温室大棚蔬菜、花卉）。从另一角度看，即使俄罗斯能够从日本和美国等吸引到农业项目投资，它本国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仍然要用可观的资金招聘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我国仍然大有可为。
在当今世界，仅仅依靠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不一定能够成为农业大国。俄罗斯农业生产受到其他条件（包括体制、劳动力等等）的制约，结构比较单调，经营十分粗放，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就乌拉尔以东广袤的平原地区来看，种植业产品自给程度更低，放牧型畜牧业占主导地位，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3。与法国、荷兰等欧盟国家不同，俄罗斯畜牧业缺少种植业的有力支撑，因此产量波动较大，发展受到限制。农外产业在俄罗斯农村发育极差，基本上只有农业原料的生产，几乎没什么工业。农民需要的各种工业消费品都需要城市供给。可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差，许多地方没有硬面公路，商业网点很少，日用消费品供应非常困难，数量小，品种少，质量差。农村迫切需要的建筑材料（如砖瓦之类）都依靠国家供应。因此，中俄两国如能全面地展开经济（包括农业）合作，对双方必然都是有利的。
自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已经派出了不少农民到独联体各国去种菜和从事其他农业生产活动。我国农民的刻苦耐劳、聪明智慧博得了当地居民的赞誉。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在下一世纪初，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把面向对市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的共同投资活动作为加强合作的主要方面。
就中俄农业合作的重点来看，我方首先应当放在黑龙江省，它占中俄边界线的3/4，中俄贸易总额的1/4，在中俄边境贸易额中，黑龙江省占了2/3。截至1992年底（缺新数据），我国已在俄罗斯建立了96个合资企业，其中29家位于边境地区（滨海边疆区10家，阿穆尔州7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赤塔州各有6家）。我国目前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合资企业最重要的投资者。选择俄方合作伙伴时，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更易于发挥我方的优势，同时放弃俄罗斯欧洲部分可能合作的公司和企业。
2．中俄贸易关系及俄罗斯的经济环境
苏联解体后，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已经由“苏强中弱”转化为“中强俄弱”。我国改革和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现在，中俄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是：
2001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1159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俄罗斯的GDP为3010亿美元，位于第16（在印度、韩国、荷兰、澳大利亚之后）；我国的GDP是俄罗斯的3.74倍。虽然我国人均GNI（即“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最近几年用以取代GDP的指标）还只有890美元，为俄罗斯的51%；但是我国东部地区的3大直辖市和苏、浙、粤人口的总和，接近2.4亿，其人均GDP已经赶上或超过了俄罗斯（约1750美元）。
我国现在已经拥有3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2年一年吸收的外资达到540亿美元，而俄罗斯到2001年10月为止，累计吸引外资总共只有344亿美元，而且40%以上集中在莫斯科。西方国家极力在国际事务方面同俄罗斯建立所谓的“伙伴”关系，但在经济合作方面迟迟没有什么动作，特别是在效率低下的农业方面更没有什么进展。因此，在今后10年里，俄罗斯经济状况虽会有一定的起色，但是其经济发展趋势不能同我国相比。
我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也有较好的基础。贸易额（不含个体贸易）已经从1998年的43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62亿美元；在俄罗斯的所有贸易伙伴中从第7位上升到第6位。
俄罗斯从1992年7月起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对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及其盟国（125个国家），实行基础税率；对发展中国家（共104个），其商品实行25%的基础税率，中国即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独联体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共46个）实行免税。俄罗斯已经申请加入WTO，并且把这加入WTO作为政府2000~2010年的“首要任务”，因此，关税的进一步降低是总的趋势。
1996年，俄罗斯宣布取消所有商品的出口关税。但是从1999年起恢复对某些商品（主要是国有资源类商品，如石油、天然气、木材、矿石、有色金属等）征收临时出口关税。2002年起实行新的关税税则。
从1992年到2001年中俄贸易额总计达到669亿美元，其中我对俄出口总计202.7亿美元，进口总计466.3亿美元，逆差总计263.6亿美元。我对俄的出口主要是服装、鞋类、食品等传统的大宗商品。根据我国2000年海关的统计，我国对俄出口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商品主要有：谷物及谷物类、蔬菜、水果、食用油籽、烤烟，以及许多制造业产品。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有飞机及航空零器件、钢材、化肥、石油及成品油、化工品、原木、纸浆以及一些机电产品。
在吸收外国资金方面，俄罗斯联邦一级没有，但地方一级都有优惠政策，根据自己条件制定，农业方面的投资相当少，主要投资还在食品方面。
截至2000年5月，我国在俄罗斯国家注册局正式注册的中资企业总计3190家，其中合资企业890家，中资独资企业2205家，代表处76家，还有19家享有法人地位的中国公司的分公司。此中资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规模约1.6亿美元，从事活动的领域主要有：进出口贸易、零售批发、微电子和通讯器材的生产和服务、家用电器组装、服装加工生产、餐饮业、木材加工、工程承包、农业劳务等。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没有注册公司的中国自然人在俄以各种方式从事经营活动。
关于俄罗斯的土地制度，现在也比较规范。2002年通过的新的法律，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国外的企业虽然不得购买土地，但是可以租赁，租赁最长可以达到45年。租金依据气候条件和土地质量有很大的差别，如南方黑土带比较贵，西伯利亚就相当低。土地的价格由俄罗斯国家土地评估机构（不属于农业部）评估确定。总的来说，俄罗斯土地的租金比较便宜，价格相当低，据作者2002年访问俄农业部官员所得到的信息，5年租350公顷土地只要20万卢布（不到54000元人民币），土地是旱地。
3．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对我国来说，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中俄经济合作方面，从现在起的20来年，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牢牢抓住。
优势条件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项优势可能逐渐丧失，而另外一些条件可能显得日益重要。所谓“机遇”，就意味着不是永久存在的。即使上述的永久性优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效的日益密切，其重要性也可能会退居到后面。边界相邻的优势，虽然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方面的成本，但是实际上，从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来看，合作伙伴的选择并不只考虑地理因素，而更多地考虑经济环境。随着高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劳动力的国际价格也在上升，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在国际劳务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日益下降，靠输出大量非熟练劳动赚取外汇的机会将越来越少。现在经济学中所指的“人力资源”，将主要地指具有相当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在这方面，中国并不具有独特的优势。
从俄罗斯农业危机的现状和近期的发展趋势看，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农业与食品生产仍将处于徘徊换缓慢恢复的阶段，也许真的要到2010年，俄罗斯农业才可能稳定地恢复到“改革前”（1987~1990年）的状态。那时，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复兴。
然而，我们应该明白：虽然农业和食品问题对俄罗斯极为重要，但还没有达到“迫在眉睫”的程度。因此，俄政府现在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对比一下它对某些国际争端介入的热心程度，就可以明白）。我国仍然有比较充实的时间（3至5年）研究进入俄罗斯市场、开展农业合作项目的对策。
关于俄政府“农业问题重要，但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1．俄罗斯人民食品的消费水平虽然“改革”前下降了很多，但仍然是相当高的（如果用其人均占有量同我国来比的话）。这与发生饥饿的穷国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商店里食品种类确实大大地丰富了，尽管价格也高了，一部分无法承受，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货架上毕竟已经是琳琅满目了。
2．近年来，多数人认识到了旧体制的弊病，对回到过去已经不抱幻想，他们意识到，要过“文明的市场经济”的好日子需要付出代价。俄罗斯人民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忍耐力。他们不愿发生社会动乱，对政治冲突比较冷漠。因此，尽管农业和食品问题确实还是个“问题”，但是这些麻烦绝不会影响到现政权的威望。
3．俄政府有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要优先处理，其中最棘手的是车臣和恐怖主义，此外，高失业率这两大难题，因为这是新政府带来的新问题。无论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高失业率，都会直接威胁现政权的生存，也关系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改革的支持。与上述问题相比，农业歉收和食品供应困难，原本就是老问题，人们不会过多的责怪现政府。政府不但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可以找到许多客观原因，并且不损害西方大国的利益。
基于以上理由，加之俄罗斯农业近几年已经越过低谷并且开始往上，我们必须利用这段时间，积极进行探索，有重点地在俄罗斯开展一些农业项目，并且总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对策。在俄罗斯农业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国参与俄罗斯农业的开发或项目投资，可能受到欢迎。我国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做好工作。总之，尽量在俄农业复苏之前，以较大的规模进入它的市场并站稳脚跟。机遇难得，时不再来。
中俄农业合作的障碍
要顺利推进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不但要有紧迫感，而且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正视各种困难，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想出对策。中俄农业合作的困难，既有中国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俄罗斯方面。
1．中方的问题
开展中俄农业合作，来自我方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             10多年前大量进入俄罗斯的“倒爷”，有很大一部分是短期行为，以劣质产品坑害过俄罗斯人民，那是在俄经济衰退、人民收入本来就已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这些见利忘义之徒给他们造成的创伤甚于“雪上加霜”，引起普通百姓的反感，影响极坏。还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害群之马，到了俄罗斯更觉得可以不受法律的管束，无法无天，结成犯罪团伙，为了钱财甚至不择手段，互相残杀。这给俄罗斯人民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             部分劳动力素质较差，文化、技术水平偏低，有许多劳工缺乏培训。现在进入俄罗斯的中国公民数以万计，带去了国人的许多陋习，纪律性差，举止随便，不珍重国格，给对方产生一种“中国人缺少教养”的印象；
–             俄语人才相对缺乏。
但是，中俄经济合作的困难主要来自俄方。俄方对引进国外劳动力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顾虑，已经成为中俄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
俄罗斯经济的开放度还相当低，目前对吸引外资开发农业缺乏主动精神，对中国劳工进入其国内持戒备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吃亏论”，二是“中国威胁论”。
2．俄方的“吃亏论”
从满清以来，在中俄关系上，中国或者是战败国，屡次以割让领土而告终；或者作为原苏联阵营的一个成员，中国接受过“老大哥”帮助。在1960年代初，中国表现出“不驯从”的态度，就惹怒过他们。俄罗斯经济比较萧条时，中国人过去做生意或参与工程承包和建设，显然有利于缓解俄方的暂时困难，但是他们觉得吃了亏。许多俄罗斯人不懂得经济合作可以使双方受惠，可以实现“双赢”。许多俄罗斯人的心态是：“既然你赚到了钱，一定是我吃了亏”。俄政府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与“四小龙”和我国不很一样，鼓励、优惠的政策少，怀疑、歧视的因素多，因此常常吓跑国外的投资者。
3．俄方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扩张论”是同一个货色。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领土历史是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我国割让过去的。因此，俄方最忌讳的是提到与领土有关的问题。远东地区人口特别稀少，俄罗斯最害怕中国向那里“移民”，形成为主导的居民。如果我国派出数量可观的劳动力去俄罗斯，他们必然神经紧张。赫鲁晓夫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过“黄祸”的言论，以防范、遏制我国为自己的战略。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引起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人的恐惧，“黄祸”之说又在俄罗斯（以及西方）的报刊上频频出现，有的还公然宣扬中国要对俄实行经济扩张。蛊惑人心的言论常常出现在报刊上。一个俄罗斯记者公开说，不要以为“北京对俄罗斯领土的觊觎已经过去。只不过是这种觊觎目前不是表面显而易见，而藏在中国生活的深处。”这真实地暴露出藏在一些俄罗斯人心灵深处的“隐忧”。
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曾经公开声称，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它们的独立“给中国提供了经济渗透和其他渗透的机会”。他认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有许多积极的进展，但也会有“对俄罗斯的民族利益造成严重威胁的消极方面”。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若能真的跃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俄罗斯“中国扩张论”的宣传有可能更加频繁。
为了排斥中国劳动力的进入，俄方最常用的手法是通过各种宣传媒介丑化中国人。
俄方承认，当前在俄罗斯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国人到底多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真理报》记者说，目前在俄罗斯合法、非法或半合法，但实际上已定居的中国人有100多万，仅在莫斯科就有约5万名中国人。他们在有些地方的人数已经超过本地人，成了“新少数民族”，控制着几百亿卢布的资产。他们把所挣的卢布投入俄的不动产，以便能“筑巢引凤”，再把美元运回中国。俄罗斯的《旅伴》杂志说，“仅1992年通过滨海边疆区两个边防口就来了近20万人，1993年那里的边防口增至5个。”这些人在俄罗斯，大都是通过地方机构根据劳务协定有组织地去俄方工作的，当然也有许多人是通过种种途径独自去“闯天下”的。
连俄方也不否认，我国去俄罗斯的劳工和“生意人”，大部分都是遵纪守法的，为非作歹者的数量很小。那个记者所描述的大都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一些行贿活动恰恰是因俄方法制不全、官员腐败所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有那么一些害群之马，他们人数有限，然而危害极其严重，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一些俄罗斯人对输入我国劳动力本来就存有戒心，这些败类的所作所为正好给对方提供了口实，给他们的宣传增添了材料。
必须指出，俄罗斯许多经济领域已被金融寡头、石油天然气巨头等等所控制，俄罗斯一些最有影响的报纸（包括电视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容不得任何人“侵犯”其既得利益。他们和西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现在躲在西方国家），与西方反华势力是同路人。长期以来，他们所把持的媒体很少有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受西方影响的俄罗斯媒体影响着俄罗斯公众的思维，让更多的人相信只有西方能拯救俄罗斯，而威胁来自东方。从他们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证，俄罗斯不能容忍邻国比它强大。“中国越强大，对俄罗斯来说就越危险”。在这种安全观的驱使下，把单纯的商业行为和国家安全扯到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为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可以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真正的）国家利益。“斯拉夫石油公司”股票案等事件说明，俄罗斯亲西方的反华势力无法正视中国发展快于俄罗斯这个现实。为制止我国“中石油”竞标，他们祭起了“国家安全”这面大旗来蛊惑民众，最终达到了排斥中国的目的。
另外，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中国态度相对冷淡，对中国现状的了解比较片面，这同俄罗斯的自由化、失落和迷茫以及西方强大的宣传攻势等都有关系。
与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在俄罗斯进行投资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例如：
–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政策法规多变，制度和政策不够透明；
–             国家政治形势（特别在有的地区）还捉摸不定；
–             卢布疲软，对美元等向境外汇出控制得非常严；
–             企业的税务负担沉重，要缴纳的税费种类繁多；
–             犯罪率较高，黑帮分子（俄文мафия, 一些中国人将它通俗地翻译成“马匪”）活动猖獗，犹如“地头蛇”和恶霸；
–             办事效率低，拖沓，信用观念不强，常有行政命令的作风和“老大哥”派头。
尽管中俄农业合作存在上述困难，我们仍须主动采取高姿态，通过政府间会谈等正式的途径，开诚布公地摆事实，讲道理，使俄方有较多的人愿意同我们合作。为了搞好经济合作，两国高层领导之间应当加强交流，增加信任，努力排除合作的障碍，同时充分估计来自俄方的各种麻烦，防患于未然，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俄联邦中央政府还没有发展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缺少实行同中国毗邻地区经济关系的优惠政策。在短时期里，农业合作更多地是有利于俄罗斯的经济复兴和国内的安定团结。因此，如果俄罗斯上层领袖们顾虑重重，缺乏诚意，拿不出得力的手段来吸引我国的劳动力参与其农业开发，我方似乎也不必勉强。我国对俄罗斯的农业合作，既要有紧迫感，但是一定要慎重行事，讲究策略，决不能使对方产生“中国有求于俄罗斯”的印象。错过当前的发展机会，损失的是俄罗斯自己。
原苏联的其他国家和蒙古
相对来说，我国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蒙古进行农业合作，遇到的障碍可能会小得多。这可以从我国的优势和双方的互补性来认识。我国与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共同的边界，没有发生过历史争端和战争，人民之间比较友好。除了蒙古及部分中亚国家外，语言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与原苏联其他国家进行农业合作，我国有许多优势条件，除了有的国家没有共同边界外，前面所阐述的许多方面是一样的。我国与这些国家没有边界纠纷，不存在政治性的敏感问题。这些国家也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不至于像俄国人那样对别国持傲慢态度。他们曾经是俄罗斯的“小兄弟”，多年来也尝到过沙皇压迫、歧视的滋味。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比它们都早，局势比较稳定，开放度比较高，比他们熟悉国际惯例，从事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也比这些国家强。
2．除了波罗的海3国以外，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都比较低，迫切需要资金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基础设施。我国如果能够到那里投资，犹如“雪中送炭”，可以抢到先机。
以下是对这些国家农业合作的一些设想：
1．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其优先程度应该高于俄罗斯。它们的自然条件比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更加优越（如乌克兰的黑土带），同这两个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可以放在粮食和糖料等土地密集性作物的生产上，同时也可以考虑兴办合资企业，进行农产品加工。
2．应该积极鼓励、推进与摩尔多瓦的农业合作。该国的基础不错，但是目前仍处于困难时期。农业合作的重点可以放在发展葡萄等园艺类产品上，进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兴办合资企业，以便向俄罗斯、欧盟国家出口。
3．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与波罗的海3国探讨农业合作。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与这几个国家的合作，重点不是直接参与初级农产品的田间生产，而是通过参股等方式兴办合资企业（农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当地（或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产品实现增值，最终目标是进入欧盟的大市场。这一定比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欧盟方便（没有关税壁垒、技术壁垒，加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
4．外高加索3国的经济状况不够好，邻近俄罗斯的车臣等政治局势不稳定地区，他们的优势产品在于亚热带产品，对我国的意义不很大，似可暂缓考虑。
5．在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可以放在最前面（着重棉花生产），为我国纺织业提供优质的原料，这对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也有积极意义。其次是哈萨克斯坦（着重粮食生产），它与我国有漫长的边界。独立后不久，该国领导人表现出了对我国的戒心，把首都迁移到远离我国新疆的阿斯塔纳（比较接近俄罗斯）。合作的关键是要增强中哈两国之间的政治上的信任。“一个好邻居胜过一座兵工厂”。这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巨大，将来可以发展成为我国保障粮食供应的“大后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再其次是土库曼斯坦（棉花），最后是邻近我国的高山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确实不大理想。新疆有条件成为最主要的参与者（特别是语言相通）。
6．蒙古是我国的邻邦，我国是优势特别明显，可以帮助蒙古优先发展蔬菜、瓜果等维生素类产品，其次是粮食生产，我国可以增加从蒙古部分畜产品（羊毛、皮张等）的进口。
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可以早日开始，即早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相对弱些，目前虽有困难，但是底子很好，自然条件优越，同我国也很友好，不存在历史纠葛，同时又紧靠俄罗斯。关键是要使伙伴国在短期内就得到真实的、看得见的利益。从这些国家着手并且取得成功，就可以让俄罗斯人民放心：中国同它的邻居的合作是有诚意的，是可以实现“双赢”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俄罗斯的发展打好基础，打消他们的顾虑和猜疑。总之，需要耐心、扎实，不要急于求成，力争做一个、成一个，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稳步推进到更多的国家。
 

短期策略与长远利益的结合
目前地球上自然资源丰富而又未得到开发的大陆已所剩无几了，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即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正属于这所剩无几的大陆之一。
俄罗斯经济发展本身也需要重心东移。早在1960年代，当时的苏联就已经提出开发该地区的宏伟计划；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加快实施该地区的发展步伐，已把远东地区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地区，在沿海建立纳霍德卡自由开发区，欢迎外国投资开发。当世界经济中心出现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时，国际社会也关注开发这个潜力巨大的资源库。例如，世界银行开始投资开发图门江三角地带，以此为起动点促进东北亚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
无论是俄罗斯的自由开发区，还是国际社会建议开发的图门江成长三角，不断扩大的建设规模除需要资金、技术投入外，还需要有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足的食品供应；二是发达的基础设施。这两条都离不开相当数量的劳动投入。这为本地区各国，特别是我国农业劳动的转移和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机遇，它要求我们以21世纪的远大的政治洞察力和经济眼光来认真对待这个机遇。在这一方面，我们提出四点建议：
1．从21世纪发展的角度，争取俄方与我积极协作
我国与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应该以开发西伯利亚为重点。一是它远离俄罗斯的政治中心，二是俄罗斯已经把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作为既定方针。但是，俄罗斯与外国合作开发这一片广袤的地区却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合作开发踌躇不前，甚至抱有戒心。对此，中俄上层应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积极沟通，树立长时期互利合作的观点，制订相应的合作计划，消除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疑虑。舍此不会有大的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尽管在俄罗斯不时会冒出不愿同中国经济合作的声音，我国政府仍应利用各种场合反复阐明我方的坚定立场，表明21世纪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诚意，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合作战略，采取多边、双边合作措施，逐步把合作向前推进。
我们对俄开展互利的经济合作，还有更高的目标。在东北亚，可以形成“中－日/韩－俄”这个小三角；在亚太地区，形成“中－美－俄”这个大三角，有利于地区力量的平衡，对美、日形成一种牵制力量。因此，在对俄合作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倾斜。
2．探索“图们江模式”的可行性
考虑到实施多边协调与合作有利于消除俄罗斯对我方“扩张”的疑虑，缓和民族主义情绪，我方可采取主动帮助俄罗斯参加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会议，并积极参与图们江的开发活动，为未来的合作探索经验。
图们江流域地处东北亚，俄、中、日、韩、朝等国共同参与开发，特别是如果国际组织也参与这个开发项目，更有利于把过去的相互对抗改变为今后的相互依存，有助于积累经验，探索21世纪开发东北亚的具体的途径，真正实现每个国家义务与权利的平衡。一般来说，经济上相互依存愈大，利益关系就愈错综复杂，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就愈不容易表面化。
图们江成长三角的经济是开放性经济，它的影响力将辐射到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它的建设首先依靠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是进行开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应承认，中国劳动力的素质难以完全适应需要，为此应提前作好劳动力培训的准备工作。与此相配合，还应当大力扩展基础设施，发展一部分劳动密集的产品和产业，以保证开发区迅速发展时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3．提高合作层次，利用“地区合作战略”突破合作禁区
目前的边境贸易是富有成效的，边境的省市州（我国包括自治区，俄罗斯包括边疆区、共和国、自治专区等，下同）有很大的积极性进行易货贸易。两国政府应当促成这种较低级的贸易方式向高级化转变，转向现汇贸易和口岸经济合作，发展对口省（市、州、盟）之间直接的经济技术合作，使贸易和经济技术全面合作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在我国包括东北地区全部以及华北、西北的部分地区，在俄罗斯包括整个亚洲部分，即乌拉尔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和整个远东。这种合作将不局限于狭义的农业，甚至不再局限于我们所说的大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特别是可以推进劳动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
将目前低层次的边境贸易转变为边境省（市、州、盟）之间经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我方应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凡俄方持友好态度、积极同我合作的地区，都应使其得到明显的利益。我们要以此为榜样扩大影响，壮大合作伙伴的队伍。采取这种以地方合作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战略”，风险小而实效好，可以逐步拓宽和深化，目的在从下而上突破，最终消除中俄合作的禁区。为此，我们设想：
（1）发展综合运输和通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成联结东北亚经济圈的国际商埠，以这些商埠为桥头堡向四周辐射。我国应选择最适当的地方，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以吸收大型跨国企业来投资经营。我们还应当配合俄方，为俄罗斯选择较好的地方建立类似的桥头堡。我们应当及早做好准备，进行科学论证，从可供选择的若干方案中选出最优者。
（2）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培植、壮大支柱产业，努力建成一批对该地区直至对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出口基地。除了农业加工企业外，还可发展相关的产业（能源、木材、有色金属、渔产品等）；要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培育一些有影响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3）实施大市场战略，逐步使地区性市场向俄中两国的纵深推进，并拓宽到其他国家，把该地区市场纳入西太平洋区域经济循环之中。中国在这个市场里，不仅可以实现劳动力的大转移，而且将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着手，占领市场，壮大经济实力，同时逐步转向开发一大批高技术产品。
4．参与俄罗斯亚洲部分开发的战略利益
我国除了人均耕地面积继续减少之外，发展农业受后备资源的限制日益严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继续大量释放出来，给大中城市和运输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这种显性、隐性的冗余劳动力的大量积聚，不但不创造新的财富，反而容易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因此，走出去，参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开发，是增强我国农业后劲、扩大我国农业后备资源、有效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长远之策，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意义。
俄罗斯西伯利亚以东地区，不但是世界上仅存的未加开发的大平原，而且可能还是容纳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因此，我们应当谨慎而认真地探索各种方式，打消俄方的顾忌和疑虑，使我国的过剩劳动力能以他们可接受的方式更多地参与那里的经济建设。这里最重的是必须做到真正对俄方有利。我们应当持十分友善和真诚的态度，哪怕我方暂时要吃点小亏也可以接受。但是，这里一定要有国家的整体协调，切不可一窝蜂地“自相残杀”。
这里提到我们“可以暂时吃点亏”，是一种策略，不应过头，否则反而会引起俄方的多疑。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只要对方能够接纳我国的剩余劳动力，我们就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使实际上无效的冗余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我们应当有一些附加的条件，主要是对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岗位培训，使他们成长为熟练劳动力，增强国家的人力资本。他们回国后，在自己的家乡将成为生产建设的骨干。这样，劳务输出产生的就不仅仅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和战略利益。
结论和建议
1．我国对俄的农业合作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我方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方面。但是这种优势具有暂时性，因此必须抓住机遇，力争早日打进俄罗斯市场。
2．迹象表明，俄政府对本国农业与食品问题的态度是：口头上说得非常重要，实际上行动很少，问题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由于俄罗斯农业的振兴可能还需要5至7年，对俄农业合作的主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较充分的时间研究对策和行动步骤，一面观察，一面探索可行的途径。
3．十多年来，我国大批劳工和“生意人”去俄罗斯谋生，其中有一些害群之马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很坏的印象，我们必须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中俄农业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俄方。对外经济合作“吃亏论”和“中国扩张论”深埋在一些俄罗斯人的心里，不易根除。我们只能通过适当的途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增加相互间的信任。
4．我们应当从21世纪的角度来认识中俄农业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建议用“图们江模式”和“地区合作战略”先行推进，自下而上突破，把重点放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种合作不必局限于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可以有重点地参与劳动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
5．我们既要把俄罗斯作为重点，但是可以从原苏联其他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摸索，做出好的样子来显示我们中国的诚意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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